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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性存在视角下新生代乡村教师
离职倾向的质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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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新生代乡村教师正逐渐成为乡村教育的主力军,其流失问题若不加以重视,将导致乡村教育面

临后继乏人的困境,进而影响乡村教育质量的提升。研究以肯尼思·J.格根的关系性存在理论为框架,从

他者的榜样行为、自我角色的多样性存在、既往的互动脚本3个基点出发,采用非概率抽样调查法,选取8位

新生代乡村教师作为研究对象,聚焦其离职倾向,开展质性研究。研究发现,新生代乡村教师主要面临他者

榜样的缺失、多重角色的冲突和既往互动脚本的偏离等三重关系困境。基于分析得出,其离职倾向主要源于

专业交往渠道狭窄、关系的有限性和导向性以及乡村社会认同感缺失。为应对新生代乡村教师离职倾向,提

出以下策略:拓宽交往渠道,树立榜样示范;发挥校长领导力,创建学习共同体;根植乡村社会,增强文化

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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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乡村教师担负着振兴乡村教育的重任。
农村学生“有学上”且“上好学”,需要一支“下
得去、留得住、教得好”的乡村教师队伍。如

今,新生代乡村教师正成为发展乡村教育的中

流砥柱。所谓“新生代乡村教师”,是指20世纪

80年代以后出生的且在乡村学校任教的青年

教师[1],是乡村教师队伍中最具学习力和创新

力的教师群体。《中国教育统计年鉴2022》显
示,乡村中小学专任教师数量约为217.1万

人[2]88,128,150;40岁以下的新生代乡村教师数量

约为111.9万人[2]90-91,130-131,152-153,约占乡村中小

学专任教师总量的51.6%。目前,“95后”“00
后”人群也不断涌入乡村教师队伍,为乡村教

育事业的发展增添了新动力。
随着我国教育政策的不断调整,乡村教师

“下不去”“引不来”等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得到

缓解,但乡村教师特别是青年教师的流失问题

仍然严重[3]。2022年,乡村中小学专任教师减

少数量约为39.5万人,其中,调出数量约为

26.2万人,辞 职 数 量 约 为3.2万 人[2]93,133,155。
在所有年龄群体中,40岁以下教师“一直有”流
动意愿的比例达84.6%,且教师年龄越低,流
动意愿越强烈[4]。早在2016年,熊丙奇便提

到,老中师毕业生支撑着当前的乡村教育,未
来5年,他们将集中退休,若不妥善解决人员流

失问题,我国乡村教师将面临“断档危机”[5]。
新生代乡村教师作为在城市化进程中成长起

来的新一代青年教师,在物理空间和主观情感

上具有城市化倾向,这种离农离乡的现状影响

了乡村教师队伍的稳定性[6]。他们把乡村教职

作为进城教学的“跳板”,成为乡村社会的“暂
居者”[7]。

综上可知,“离职”“流动”“流失”等问题已

成为乡村教师研究的关注热点。周晔认为,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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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繁杂且难度较大的

工作、令人抱怨的领导管理方式和风格、现实

与理想的落差、不乐观的职业前景等都是乡村

青年教师离职的诱因[8]。杜琳娜、马莉认为,乡
村教师的离职意向与其对职业的满意度、认同

感及组织支持感有关[9]。刘胜男、赵新亮从组

织嵌入视角提出,通过建立差异化的激励制

度、完善的奖励体系、长效的激励机制来应对

乡村教师的离职问题[10]。现有研究已对新生

代乡村教师离职的原因及对策进行了广泛探

讨。然而,基于关系性存在理论视角审视该问

题的研究尚显不足。立足关系社会学范畴探

究此问题,可以看到社会关系对新生代乡村教

师离职倾向具有显著影响。需要说明的是,本
研究关注的是新生代乡村教师的“离职倾向”
问题,其中,“倾向”一词可理解为“意向”“意
愿”。就本研究涉及的新生代乡村教师而言,
他们都有或强或弱的离职心理倾向,但还尚未

作出“离职”的实际行动。基于此,本研究在关

系性存在理论视角下,探究新生代乡村教师在

关系建构方面所面临的现实困境,分析使其产

生或增强离职倾向的成因,并探求应对策略。

二、关系性存在的理论阐释

传统的个人主义将个体视为“有界存在”,
认为“个体在社会空间内是孤立而具有完美理

性功能的存在”[11]149。社会建构论者肯尼思·

J.格根对此观点进行了反驳。他认为,个体在

生命上的彼此孤立导致了自满及彼此间的不

信任、贬损和利益冲突[11]30。那么,如何消除个

体边界使人类共同行动创造出意义呢? 针对

这一问题,格根提出关系性存在理论。他认

为:一方面,个体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通过人

与人之间的关系赋予个体存在的可能;另一方

面,有界限的你、我、他通过联合行动而创造关

系,从 而 使 独 立 存 在 的 人、事、物 成 为 共 同

体[11]53。个体在与周围环境发生交互关系时,
会吸收周围环境的能量,创造出新的生成物,
并把它们吸纳到更大规模的关系交互中[11]61。
从这一理论可知,个体是在关系的建构中认识

自我,并建立起与他者和世界的联系。同理,
教师不是孤立的“有界存在”,而是相互关联的

“关系性存在”。教师通过与他者的联合行动

来认识和发展自己,并借由共同体形式取得成

就。正如杜威所言:“一切教育都是通过个体

对社会意识的参与实现的。”[11]251格根指出,多
重关系的存在为个体获取新的行为方式提供

了三个基点:他者的榜样行为、自我角色的多

样性存在和既往的互动脚本[11]147-148。
(一)他者的榜样行为

个体在场域中与他者进行交往互动、建构

关系网络时,在一定程度上会受到环境中他者

的影响。在此过程中,个体通过观察、内化并

效仿他者的榜样行为,为自身的社会化提供动

力,同时也能够促进其与他者建立良性关系,
增强与组织的密切联系。可见,个体不是孤立

的生命存在,榜样能对个体起到思想引领、行
为示范和情感激励的正向作用,且深刻影响着

个体的成长轨迹。反之,若个体的关系网络中

缺少可效仿的榜样,或其榜样本身缺乏感召力

和典型性,个体则难以汲取他者力量,导致其

未来发展缺乏内驱力,并对所在组织产生失望

感,进而会逐渐脱离组织。对于新生代乡村教

师而言,乡村学校场域中的优秀教师可为其提

供可借鉴的榜样,增强其身份认同感、价值感

和乡土情怀,助力其顺利融入乡村社会场域。
因此,地方教育主管部门和乡村学校可依托榜样

力量,推动新生代乡村教师的专业成长。
(二)自我角色的多样性存在

在复杂多元的关系网络中,个体所拥有的

角色是多样化的。一方面,当处于某种特定关

系时,个体会根据身处的场域和交往对象,扮
演某个特定的身份或角色。例如,在家庭关系

和职场中,个体便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正如格

根所说:“在任何一种关系中,我们都会成为某

个人。”[11]148另一方面,个体在与不同的他者进

行关系互动时,通过习得和内化可模仿的行

为,获得了角色的多样性,从而可以在未来的

关系互动中顺利激活某一种角色身份。从某

种意义上说,个体是多种关系的集合。这些角

色的多样性成为了个体后续采取某一行动的

资源或既往经验。新生代乡村教师在乡村学

校场域及家庭场域中扮演着多重角色。就学

生,尤其是留守儿童、单亲学生而言,新生代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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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教师既是学科教师和班级管理者,又是家长

代理人和学生知己;在职场上,新生代乡村教

师与其他教师和领导之间是同事或下属;就家

人而言,新生代乡村教师可能是父母或子女。
他们在不同的场域中以不同的角色身份与他

者交往,并通过效仿他者的角色,建立起自身

的关系网络。在此过程中,学生、家长、同事、
家人等他者的行为观念,会持续对其产生不同

程度的影响。
(三)既往的互动脚本

“既往的互动脚本”是个体与他者在交往

中形成的既有互动经验[11]148,构成其与他者互

动、建立新关系或进入更大关系网络的基础。
某些互动脚本会被反复践行。例如,教师说话

的语气、态度会被学生效仿内化,学生会将过

往的互动经验践行在自己的互动关系中。复

杂多样的既往经验往往会在内部发生冲突,或
者与当前的关系网络、现实状况出现对立。此

时,个体的自我调节能力显得尤为重要。它使

个体与他者的联合行动变得有意义,并促成有

价值关系网络的建立。新生代乡村教师带着

既有的互动经验进入乡村社会场域,并在此基

础上与他者进行交往互动。他们如果具备相

关的互动经验,如乡村生活经历、乡土课程体

验、乡村实践活动经验等,并主动与乡村社会

中的学生、家长、同事进行互动,则可在一定程

度上降低融入难度。反之,如果新生代乡村教

师缺乏相应的互动经验作为交往的基础,那么

丰富的城市生活和教育经历会使其囿于既往

经验中,阻碍其融入新的场域。

三、研究设计和过程

(一)研究方法和研究对象的选取

本研究采用非概率抽样调查。首先,通过

滚雪球抽样法,以1位新生代乡村教师为初始

联系人,研究者接触并结识了多位新生代乡村

教师。其次,通过非结构访谈,研究者了解了

受访者的个人生活和专业成长经历。最后,采
用目的性抽样,研究者选出G市8位具有离职

倾向的新生代乡村教师作为研究对象。G市是

山东省Y市下辖的县级城市。研究对象基本

信息,见表1。
表1 研究对象基本信息

编码 性别 年龄(岁) 教龄(年) 出生地 就业地域 招录方式 婚姻育子状况

F1 女 35 12 农村 异市 普通招考 已婚,育2孩

F2 女 32 6 农村 异市 普通招考 丧偶,育2孩

F3 女 28 2 城市 异市 研究生人才引进 未婚未育

F4 女 27 2 农村 本市异镇 研究生人才引进 未婚未育

F5 女 26 2 农村 异市 研究生人才引进 未婚未育

M1 男 35 12 农村 本市异镇 普通招考 已婚,育2孩

M2 男 32 7 农村 本市异镇 普通招考 离异未育

M3 男 31 5 城市 异市 研究生人才引进 已婚未育

  (二)资料收集与分析

本研究的假设是:社会关系会对新生代乡

村教师离职倾向产生影响。基于此假设,研究

者以社会建构论中的关系性存在理论作为支

撑。格根认为,在关系立场中研究人类,通常

采用质性研究方法,如此可以缩短科学家与研

究对象之间的心理距离,从对他人的研究转变

为与他人一起研究[11]245。因此,研究通过面

谈、视频、语音等方式对研究对象进行半结构

式访谈。此后,研究者对整理出的所有文本资

料进行开放式编码并归纳主题。在轴心编码

阶段,首先提炼出“受教育经历”“个人日常生

活”“教育教学生活”三个主范畴,随后提取出

事件线索,并在关系性存在理论的支撑下,深
入分析“关系”是如何影响研究对象的离职倾

向的。

经分析发现,多数新生代乡村教师经历了

“出走—回归”的过程。首先,从出生地、就业

地域、招录方式看,8位教师均来自异市或异

镇,有6位教师出生在农村。F3和 M3两位教

师出生在城市,均通过研究生人才引进的方式

来到G市。“人才引进的待遇比普通招考好一

些,而 且 人 才 引 进 只 需 要 面 试,竞 争 小 很 多。

既然考上了,就不想错过。”(M3)有4位教师通

611



过教师编统考进入 G市。来之不易的工作机

会让他们不得不适应异地生活。“虽 然 在 乡

镇,但能考上在编工作也算幸运了。当时决定

来到这 个 陌 生 的 地 方,自 己 也 下 了 很 大 的 勇

气。”(F1)可见,教师编制的吸引力是他们突破

地域限制、选择陌生工作地的重要动因。其

次,从婚姻育子状况看,2位教师已婚已育,1
位教师丧偶且育有两孩,1位教师离异未育,1
位教师已婚未育,另外3位教师未婚。5位已

婚或有过婚姻经历的教师初来 G市乡镇时均

为未婚状态,后在工作地组建家庭并定居城

区。F2因近期遭遇丧偶将在学年结束后调回

老家工作。M3因配偶在老家工作,夫妻间的

异地生活使他产生离职意向。可见,婚姻的稳

定程度影响着职业的稳定性。另外3位未婚教

师租住在学校附近。“我每周末都要坐火车回

家,虽然1个小时就到家了,但总感觉陪伴家人

的时间太少。”(F5)可见,无论是定居城市还是

居无定所,都影响着新生代乡村教师的职业稳

定。最后,从年龄、教龄方面看,F1和 M1两位

教师的年龄、教龄都相对较长,但他们在育儿

观念方面与定居乡村的教师有所不同,在个人

专业成长方面有更高追求。相比之下,“90后”
教师、新手教师则在婚姻、生活、工作等方面面

临更多不确定性,他们更倾向于将乡村教师职

业视为当前解决生计问题的手段。

四、研究发现

(一)新生代乡村教师的关系困境

“关系困境”是指个体进行关系互动时所

产生的与自我或外界的矛盾冲突。在看似一

致性、一体化的表象之下是另一种世界,既蕴

含资源又潜藏冲突[11]147。当来自异地的新生

代乡村教师进入以地缘、血缘为纽带的陌生乡

村社会场域时,他们会遇到“文化障碍”“文化

脱嵌”的问题。具体来说,新生代乡村教师难

以快速融入既有的教师群体,他们既不了解乡

村学生的教育期待,也不熟悉本地乡村的隐性

规则,由此导致行动策略的迷失[12]。可见,新
生代乡村教师的离职倾向,正是在个体与自

我、与他者以及周围环境等各种关系的互动困

境中产生的。

1.他者榜样的缺失

新生代乡村教师的“回归”会受到他者榜

样的影响。“我初中的语文老师大专毕业后就

在镇上初中工作,直到退休。选择来乡镇当语

文老师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他的影响。”(F1)作
为榜样的他者能够推动新生代乡村教师的“回
归”。更重要的是,在“回归”后,新生代乡村教

师的专业成长需要持续的专业引领。首先,优
秀教师可为其提供榜样引领作用。然而,乡村

学校往往难以为新生代乡村教师的专业成长

提供可效仿的榜样。“我们学校多数是教学经

验丰富的老教师。他们基本‘躺平’,还是和我

们上学的时候一样,只是机械地把知识灌输给

学生。我们青年教师虽然学习过新的教育理

念,但也慢慢地被他们同化了。”(F2)老教师往

往沿用传统的教法,教学观念一般比较陈旧,
自身专 业 发 展 几 近 停 滞,多 处 于“高 原 平 台

期”。因此,他们难以为处于成长期、成熟期的

新生代乡村教师提供有效的行为示范和观念

引领。其次,带教师傅可为其提供榜样引领作

用。对于新生代教师,尤其是正处于成长可塑

期的新手教师而言,带教师傅对其快速实现专

业成长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刚入职的第

一年,学 校 给 我 们 每 位 新 老 师 分 配 了 一 名 师

傅。我师傅平时很忙,除了我讲公开课的时候

会听我讲两节课,平时她不来听我讲课。繁忙

的工作让我没有时间去学习。”(F3)从访谈中

可看到,徒弟缺少对师傅的主动求教,师傅疏

于对徒弟的长期指导,师徒关系趋于形式化。
最后,教师培训中的教育教学专家可为其提供

榜样引领作用。国家政策保障了乡村教师参

与培训学习的权益。在这个过程中,新生代乡

村教师获得了更多的培训机会,培训数量和时

间增加。但是,目前乡村教师培训形式化严

重,多流于“走过场”,培训质量不尽如人意[7]。
“入职培训有教研员作报告、优秀教师的示范

课和校长管理经验的分享等内容,但对我的教

学没有产生实质影响。”(F4)“我 工 作 这 么 多

年,没有参加过线下国培、省培。优质的培训

也是论资排辈的。”(M1)可见,虽然政策层面对

乡村教师培训给予支持,但实际上普通的乡村

教师接触到优质培训的机会有限,且培训往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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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针对性和持续性。
总的来说,新生代乡村教师在与作为榜样

的他者产生互动关系时,能够激发其专业发展

的潜能,而优秀教师、带教师傅、教育专家等榜

样的缺失会使其缺少专业发展的外在驱动力,
对职业前景产生无望感,从而使其产生离职

倾向。

2.多重角色的冲突

在一种关系中,个体会扮演某个特定角

色,或采用某种特定身份[11]148。新生代乡村教

师在乡村社会场域中扮演着多重角色,并与他

者进行关系互动。然而,这些互动常伴随冲

突,加剧其职业困境。首先,以城市化、商品消

费为主导的现代社会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农村

人进城 务 工 和 留 居,尤 其 是 新 生 代 农 村 人。
“2022年全国农民工总量29562万人,比上年

增加311万人,增长1.1%。”[13]加之,“后撤点

并校”时代到来,为享有优质的教育资源,随父

母进城就读的学生增加,导致乡村优质生源流

失。“这几年班里走了很多学生。剩下的学生

基础相对较差,多数是留守儿童或单亲子女。”
(M1)新生代乡村教师满怀教育理想来到乡村

学校,但当面对大量学困生时,失落感陡然倍

增,常摇摆于怜悯同情和无视放弃之间。其

次,作为“外乡人”的新生代乡村教师难以被乡

村“熟人社会”接纳。“家长觉得你是外地人,
难相处。乡下的同事也认为我们是住在城里、
工作在乡下的城里人。”(F3)再次,接受现代高

等教育的新生代乡村教师,在观念与行为方式

上与中师毕业的乡村老教师存在显著差异,这
在6位“90后”教师中表现较为明显。“办公室

的老师基本都在谈论家庭、村里的新鲜事,我

跟他们没有共同话题。”(F5)可见,新生代乡村

教师难以融入现有的乡村教师群体并在乡村

社会中获得归属感,由此强化了其离职意愿。
尽管访谈中有3位本市教师融入相对较快,但
乡村教师之间缺少专业交流,尚未形成教师学

习共同体。“谁讲公开课就自己准备,准备好

了就请老师们去听课。但评课因碍于面子会

尽量说好的方面。”(F1)可见,新生代乡村教师

的专业成长缺少帮扶机制和互助合作的团队

文化。最后,居于弱势地位的新生代乡村教师

常被动接受学校领导的调遣,对其管理方式和

风格存在不满。“我们年轻人拿着最少的钱,
干最多的活,老教师干不了,美其名曰:‘能者

多劳’。”(F5)“我们学校‘评先树优’主要看资

历、靠关系。这种好事还轮不到年轻人。”(F4)
学校领导管理方式传统且生硬,这使具有民主

平等意识的新生代乡村教师难以适应。
总的来说,新生代乡村教师在与迷茫的少

年、带有偏见的家长、观念固化的乡村教师群

体,以及“一言堂”作风的学校领导的交往互动

中频发冲突,这些因素都加剧了他们的离职

倾向。

3.既往互动脚本的偏离

新生代乡村教师虽然能够基于已有的认

知和交往经验,在新的乡村社会场域中与他者

建构起新的关系,但是先前的经验与现实仍有

较大偏差。首先,“向城性”的师范教育经历一

定程度上偏离了乡村教育工作的实际需求。
“师范生接受着先进的文化和思想教育,长期

受城市这个大环境的影响,自然而然形成了一

定程度城市指向性的专用性人力资本。”[7]当前

师范教育培养内容主要面向城市教育,未能针

对服务乡村教育的师范生调整课程,导致“去
乡土化”的师范教育与乡村教育的实际需求相

偏离。此外,当前师范教育忽视了乡村学校留

守儿童和单亲子女比例较高,以及多学科教学

和复式教学大量存在的教育现状,造成乡村教

师培养与乡村教育实际需求之间产生供需矛

盾。有学者指出,我国师范教育课程同质化严

重,乡村课程及教材开发和建设不足[14]。可

见,“向城性”的师范教育强化了新生代乡村教

师对城市教育的向往,淡化了其对乡土社会的

情感认同。更重要的是,他们接受的先进教学

理念往往和乡村应试教育相悖。“当我满怀激

情去实施情境写作时,努力了一学期,学生的

作文成绩只提高了0.6分。教研组长说还不如

让学生多背一些作文素材。”(F2)可以说,新生

代乡村教师所掌握的教育教学理念难以获得

同事及领导的认可,不适用于乡村学校的实际

需求。因此,新生代乡村教师逐渐陷入规训与

抗争的痛苦,教育理想与现实状况的落差促使

其产生离职情绪。其次,新生代乡村教师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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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空间和生活方式上均呈现出“向城性”特征,
其中潜藏着乡村教师流失的风险。新生代乡

村教师作为离土、离乡、离农的第一代,其特点

是多选择进城定居,育儿追求科学化、精致化,
子女选择在城市就读,线上消费和社交多于线

下[6]。“为了孩子能够在条件好的学校上学,我
们在城里买了一套学区房。我每天往返于城

乡之间,给孩子报了各种兴趣班,在教育孩子

上努力向城市教育看齐,不能降低育儿标准。”
(F1)最后,新生代乡村教师对乡村教师职业既

有的刻板印象以及对城乡发展的认知,影响了

新生代乡村教师在乡村学校场域建构关系。
相比于城市教师而言,乡村教师常被认为专业

素养低、学历低,其职业前景渺茫,面对城市的

强势冲击沦为了弱势群体。
总的来说,鲜明的城乡差异使新生代乡村

教师产生了强烈的不平衡感。他们的“向城

性”经历,以及对城乡生活和职业的既有认知,
大大降低了其对乡村社会的归属感和对自身

职业的认同感,他们将工作视为谋生的手段,
期待在合适的时机离职,以谋求更好的发展。
可见,城市化浪潮冲击着新生代乡村教师“在
地化”发展的根基,导致其扎根本土的意识逐

渐淡薄。
(二)新生代乡村教师离职倾向成因

1.专业交往渠道狭窄

“教师的专业交往是指处于特定专业关系

中的教师们,通过心理接触、直接沟通、合作共

事,进而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过程。”[15]乡村

学校的专业交往渠道相对狭窄,提供的专业成

长机会较少,导致新生代乡村教师与外界学习

交流受阻,与之交往的对象有限。具体来说,
学校中的老教师多为“佛系”教师,常处于专业

“停滞”状态,难以成为新生代乡村教师学习的

榜样。新生代乡村教师若延续传统的教学方

法和理念,易形成固化的教学惯习,在缺乏丰

富的教育资本与文化资本支撑的情况下,他们

可能将长期处于工作的“舒适圈”,难以在现有

的场域内产生优秀的同辈榜样。但是,新生代

乡村教师若能与教师榜样建立良性关系,不仅

有助于其拓宽专业视野、缓解专业发展焦虑,
还能促使其增进对乡村社会的认同,进而并获

取持续的社会支持力量。反之,新生代乡村教

师则难以融入此场域中。可见,乡村学校的环

境限制了教师榜样的产生,致使新生代乡村教

师缺少专业引领。总的来说,相对隔绝的乡村

学校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新生代乡村教师的专

业交往,其工作环境难以满足新生代乡村教师专

业成长的需要,进而使其产生或增强了离职

意愿。

2.关系的有限性和导向性

新生代乡村教师接受过高等教育并具有

城市生活经历,见识广博,其文化资本较年长

一代的乡村教师更为丰富。但是,他们在乡村

社会场域中拥有和积累的关系资本相对较少。
对于异市就业的新生代乡村教师而言,他们在

以熟人关系为主的乡村社会中处于相对弱势

地位。“来这前,我对这里一无所知,没有认识

的人,再加上我性格内向,融入不进群体中。”
(F3)可见,如果教师在陌生场域中拥有较少的

关系资本,将难以得到他者的帮助和关照,进
而更易从集体中“脱嵌”。稳定而持久的关系

是新生代乡村教师留任的要素之一。格根认

为,教育的基本目标是激发师生参与关系过程

的潜能[11]252。师生在互动过程中建立联系,并
随着时间推移进一步巩固关系,若关系结构中

的一方发生向外的流动,则会逐渐分解原有的

关系网络,并对另一方产生同向牵引力。随着

我国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乡村人口不断涌向城

镇,也推动了乡村学生的“向城性”流动。《中国

教育统 计 年 鉴2012》和《中 国 教 育 统 计 年 鉴

2022》统计显示,2012年乡村小学招生人数约为

657.3 万 人,城 区 小 学 招 收 人 数 约 为

483万人[16]150。与之相比,2022年乡村小学招

生人数减少了约369.4万人[2]142,城区小学招

收人数 增 加 了 约326.3万 人[2]142。此 外,2022
年,乡村小学数量约为7.6万所[2]140,较2012
年减少 了 约7.9万 所[16]148。与 此 同 时,2022
年,乡村小学专任教师减少数量近32万人,其
中调出和辞职人数占74.1%[2]155。可以说,乡
村学生的“向城性”流动和“撤点并校”在一定

程度上引导着新生代乡村教师的流动。同时,
由于关系之间相互关联、相互影响,新生代乡

村教师的流动也会带动生源外流,而生源外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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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使教育质量下降,这进一步加剧新生代乡村

教师离职倾向。现留于乡村学校的学生多是

社会资源相对较少而无力外流的单亲家庭孩

子或是留守儿童。面对这样一群较为特殊的

学生,新生代乡村教师面临着极大的挑战。据

调查,弱势家庭的学生越多,教师离开乡村学

校的意愿越明显[17]。乡村生源困境也使新生

代乡村教师陷于职业困境,使其逐渐产生离职

倾向。

3.乡村社会认同感缺失

一方面,实现新生代乡村教师“下得去、留
得住、教得好”的政策目标,增强其对乡村社会

的认同感是必要前提。上文分析可知,无论是

否异地就业,新生代乡村教师所具有的“向城

性”经历及对城乡差异的认知都表现出对乡村

社会的疏离。他们大多数人虽生于乡村、长于

乡村、劳于乡村,但经过多年“离农”教育的影

响,他们对于乡土的情感逐渐淡漠[18]。当乡村

社会对新生代乡村教师缺乏吸引力时,新生代

乡村教师就会产生逃离乡土的意愿。另一方

面,新生代乡村教师对乡村社会的疏离反过来

进一步弱化了其对自身职业的认同。部分新

生代乡村教师对“乡村教师”这一身份的狭隘

认识,抑制了教师职能的有效发挥以及自身价

值的实现。在城乡二元结构现实之下,此类教

师除了是乡村社会的“局外人”,还是城市生活

的“漂泊者”,他们悬浮于城乡社会之间。可以

说,城市现代化发展是新生代乡村教师缺失乡

村社会认同感的因素之一,进而使其产生离职

倾向。
综合以上分析可知:狭窄的专业交往渠道

限制了新生代乡村教师的学习与交流;有限的

关系资本使其难以融入既有的群体并建构多

元的关系网络,交往中建构起来的师生关系会

引导教师流动;对乡村社会认同感的缺失使新

生代乡村教师逐渐疏离乡村社会,并迷失自身

作为乡村建设主体的身份。

五、研究建议

新生代乡村教师离职倾向的应对策略如下:
(一)拓宽交往渠道,树立榜样示范

封闭的乡村社会场域限制了新生代乡村

教师的学习与交流,因此,要向外寻求破解之

道。为此,地方教育行政部门、培训教师、师范

院校及乡村社区可以从四个方向形成合力。
第一,地方教育行政部门要健全乡村教师培训

机制,统筹培训资源,使培训向具有学习力的

新生代乡村教师倾斜,让其有机会结识更多的

同行榜样。第二,培训的主讲教师要注意“在
地化”,可在培训中增加本地优秀乡村教师的

先进教育教学事迹的相关内容,宣传和弘扬具

有本土特质的新时代教育家精神。第三,师范

院校可在课程方案中设置乡土课程,鼓励教师

教育者发掘乡土课程资源并将其纳入课程内

容中,以增强师范生尤其是公费师范生、计划

内硕士研究生等定向培养师范生对乡土文化

和乡村教师职业的认同感。第四,师范院校也

可组织师范生到就近的乡村学校研学或实习,
让师范生体验乡村教师的工作和生活,也可邀

请优秀的乡村教师来校作报告或以在线的方

式分享其教学经历和心得,以此激发师范生的

乡村教育情怀。第五,乡村社区可聘已退休的

乡村教师或乡村社区楷模作为新生代乡村教师

的“生活导师”,为其提供乡村生活经验,提高乡

村归属感,帮助他们更好适应乡村社会生活。
向教师榜样学习是教师进行自我成长的

路径之一。教师榜样的推荐工作需要建立系

统的机制,主要包括制定选拔标准、宣传推介

榜样、深化榜样学习等。首先,榜样选拔标准

要基于教师职业道德的相关规定,可将职业道

德规范作为选拔标准的主要维度。其次,选拔

教师榜样需要国家、当地教育行政部门、乡村

学校三方形成合力,选拔出不同层次的教师榜

样,如“最美乡村教师”“我身边的好老师”等,
也可以分类选拔在教育教学、班级管理、科研

等方面的榜样,力求榜样的多样化。此外,要
注意选拔过程的民主化。选拔可经教师自主

报名、教工推选、大众投票等环节,落实“自下

而上”的选拔理念,确保选拔的民主化。再次,
榜样的选拔和宣传主要以新媒体为媒介,在微

信公众号、微博、抖音短视频等新媒体平台开

设“教师榜样”的话题专栏,以便宣传其事迹、
塑造其形象、传播其精神品质,也可开办线上

或线下的榜样讲堂,讲述榜样的教学生活,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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掘其职业价值观,以榜样的先进性感染身边的

新生代教师。最后,各级组织要在新生代乡村

教师中掀起学习热潮,通过搭建交流平台,开
展“榜样精神激励我”“我对榜样有话说”等主

题活动,并借助榜样教师感悟分享与新媒体宣

发,引导新生代乡村教师内化榜样的教育意

义,进而营造浓厚的榜样文化氛围。
(二)发挥校长领导力,创建学习共同体

一方面,校长在创建接纳性的学校文化环

境中发挥着领导作用。校长应当将自己打造

成服务型领导者,甘心做教师的服务者,关注

教师情绪和教师自身利益[19],营造平等、互惠、
民主的氛围,为教师增权赋能,使教师在学校

管理中拥有话语权,从而促进新生代乡村教师

对乡村主体身份有更强的存在感和认同感。
另一方面,校长在为新生代乡村教师营造支持

性的学校文化氛围方面起着引领作用。校长

可通过实施“青年教师成长助力”工程,如组织

师徒结对帮扶、开展优师引领活动、举办教师

素养大赛等,为教师搭建交流展示平台。通过

实施“乡村教师强基铸魂”工程,遴选优秀乡村

教师分享教育教学心得和经验,邀请乡村文化

人士介绍乡村风俗及历史文化,帮助新生代乡

村教师洞悉乡村教育发展现状和了解教育需

求,从而坚定其从教信念。此类系统工程既能

及时化解新生代乡村教师成长困惑,也可助力

其深度融入乡村社会。
教师学习共同体为新生代乡村教师的学

习交流提供了组织基础与成长支持系统。在

与他者的交流中,新生代乡村教师会超越自身

认知的局限,通过理解并吸纳他者的观念,重
构教育的意义。在建立共同体时,共同体领导

者要注意新生代教师个体与乡村教师群体的

有机融合,尊重每位教师的个性,为新生代乡

村教师留下自主发展的空间。在学科教研会

上,老教师要给予新生代教师发表意见的机会,
以平等的姿态充分听取新生代教师的想法。在

组织形式上,学校可遵循分学科或以优带良的原

则,发挥学科组长或优秀教师、教师教育者的示

范引领作用,鼓励创建支持性学习共同体。
(三)根植乡村社会,增强文化自信

新生代乡村教师与乡村社会的联系越紧

密,越能“留得住”。一方面,学校可邀请家长

走进乡村学校,通过举行家长会、校园开放日、
家长进课堂等活动,创造更多家校沟通的机

会,以此加强新生代乡村教师与家长的交往互

动。新生代乡村教师可借助学校的教学设施

和图书资源,向家长及本地村民宣传素质教育

和开展文化科普活动,促进家校教育协同,同
时也使自己获得家长、村民的认同和信任,为
自身发展积累关系资本。另一方面,新生代乡

村教师可走进乡村,了解乡村生活的真实面

貌。新生代乡村教师通过家访了解乡村学生

的基本状况,从而有针对性地开展乡村教育教

学和特殊儿童心理健康辅导。由此,新生代乡

村教师在“引进来”和“走出去”的过程中积极

与乡村社会进行互动,与村民建立起深厚的

情感。
“文化自信”是指文化主体通过对身处其

中的作为客体的文化进行认识、反思、批判、比
较后所形成的对自身文化价值及生命力的积

极态 度 与 充 分 肯 定,是 一 种 稳 定 的 心 理 特

征[20]。新生代乡村教师的文化自信表现在两

个方面:一是个体通过对本地乡土文化的理

解、比较和反思而表现出对乡土文化的认同;
二是个体对自身职业所蕴含的文化价值和专

业发展前景的肯定和坚定信心。新生代乡村

教师要形成对自身职业的认同,重建自己作为

乡村知识分子的自信,认识到乡村教师职业对

乡村社会发展和乡村学生未来的社会价值,将
自身专业发展与乡村振兴紧密相连。教师可

带领师范生走进乡村,向他们介绍当地的历史

文化、生活习俗,从而激发师范生热爱乡村生

活和乡土文化的情感。在与乡村社会场域中

的他者进行关系互动过程中,师范生会逐渐领

悟到乡村教师的职业价值在于平凡中见伟大。
总之,新生代乡村教师是乡村建设的主力军,
在践行职业责任的过程中,要不断增强对乡土

文化和职业的认同感和自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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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QualitativeStudyontheTurnoverIntentionoftheNewGeneration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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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newgenerationofruralteachersarebecomingthemainforceinruraleducation.Itsloss
willleadtoalackofsuccessorsforruraleducation,therebyaffectingtheimprovementofeducational
quality.ThisstudyadoptsKennethJ.Gergen􀆳sRelationalBeingtheoryasitstheoreticalframework,
startingfromthreefocalpoints:theexemplarybehaviorofothers,thediversityofself-roles,andpre-
viousinteractionscripts.Usingnon-probabilitysampling,eightnew-generationruralteacherswerese-
lectedasresearchsubjectstoconductqualitativeanalysisoftheirintentiontoleave.Thefindingsre-
vealthatthesenew-generationruralteachersfacethreerelationaldilemmas:theabsenceofrolemod-
els,conflictsininteractionarisingfrom multipleroles,anddeviationsfromthepreviousinteractive
script.Basedonthesefindings,theanalysisidentifieskeycausesoftheirturnoverintention:narrow
professionalinteractionplatforms,thelimitednatureandtractionofrelationships,andthelackofso-
cialidentityinruralareas.Toaddresstheturnoverintentionamongnew-generationruralteachers,the
followingstrategiesareproposed:broadeninginteractionchannelsandsettingexamples;leveragingthe
leadershipofprincipalstocreatelearningcommunities;andtakingrootinruralsocietytoenhancecul-
turalconfidence.
Keywords:thenewgenerationofruralteachers;turnoverintention;relationalbeing;teachers􀆳profes-
sionaldevelopment;socialrel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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